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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出差在高速公路上经过老家那块儿，远远隔着车
窗搜寻着家乡的印迹。一座座山峦从眼前掠过，始终不见老家
的模样。突然，坡上一片柏树林扑进了我的眼帘，思绪将我拉回
到小时候的岁月……

在我家门前坡上，长着一片七八亩见方的柏树林。从我家
院子过一个不深的山沟，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这片柏树林。一
过雨水节气，奶奶总是叮嘱我，到门前坡看看，柏树下的地软出
来了吗？有了赶紧捡拾一些，拿回来我给你包包子吃。在那个

“瓜菜半年粮”的年代，地软包子可是难得的人间美味！
那片柏树林，不光是我童年的美食源，也是我们这些小孩

们“藏猫猫”、躲凉快的好去处，由于离家近，没事的时候我们
经常去那里面玩。但那片柏树林，却很不受大人们待见。砍
柴吧，这些柏树都不太粗，做不成家具，就是砍了烧火，太细了
油质大，还很难干，还不如跑远路砍点槐树、栲树快当。柏树
叶烧火没焰，只有煨烟，呛味刺鼻、熏黑脸庞，也没人愿意砍。
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为了给家里砍柴做饭，经常要跑四五个小
时，到深山里拾柴啊！

村人也开荒种地，离家很远的缓坡和河滩都被乡亲们开垦
开来种地，但这片柏树林在村邻们的眼皮底下，由于满地石头坚
强地被保存下来了。好在春天捡地软，夏天遮太阳，冬季打雪
仗，四季常青，杵在门前坡上，不失为一道风景。

不觉二三十年过去了，奶奶爷爷相继离开了人世，老家离自
己越来越远了，门前坡那片柏树林也逐渐消失在记忆的海洋
里。老家偶有红白喜事，回家也曾看见在风中摇曳的柏树林，但
它就像自家的老房子，看惯了仿佛不曾存在似的。

前几天，一个本家老伯伯去世。这个老伯伯在世时身
体很好，天天早出晚归下地劳作。丧讯传来，伤心不已。回
老家帮忙的闲暇，堂哥邀我们一起去看看小时候玩耍的柏
树林。走进柏树林，一棵棵老柏树仿佛精神了不少。堂哥
向我介绍，现在很多邻居都在养殖飞鼠，它的排泄物叫五灵
脂，是名贵的中药材。飞鼠最爱吃柏树叶，经常有乡邻来
采。难怪一棵棵柏树看起来精神不少，原来是低枝旁叶都
被飞鼠吃掉了！

堂哥又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却怀念起小时候腊
肉的味道，有些人跑来砍柏树枝叶熏腊肉，味香肉美，逢年过节
摆上桌，人人都喜欢。”

树林里还像小时候一样，全是岩浆石。同行城里的朋友道：
“你们这些柏树全是崖柏啊，崖柏不是长在石头缝中间吗？”我恍
然醒悟，崖柏串珠是许多城里人把玩之物，许多人以有一串崖柏
串珠为荣。这七八亩的崖柏，如果全制成工艺品，老家的乡邻也
算是发财了。

听了这些，我忍不住撺掇堂哥：“砍掉这片柏树林，让乡亲们
也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堂哥微笑着轻轻摆头：“这片柏树林毁
不得，它是我们戴家的根脉和风水。保护好我们世世代代居住
的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

堂哥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羞愧得我无地自容，亏自己在城区
工作，境界还没有堂哥
高。那晚，我做了个梦，梦
见自己变成了一棵老柏
树，几十年如一日，顶着风
霜雨雪，静静地生长，不管
外界环境怎样变化，不管
别人对自己肯定与否，就
这样安静地生长……

那片柏树林
代红军

家乡的萝卜包色泽莹润饱满，表
皮鲜嫩透亮，咬上一口，柔软而清爽，
精致而不腻，真叫人欣喜，回味无穷。

做包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平日里家里一般不做，只有等
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做。

那 年 冬 天 ，父 母 刚 到 城 里 工
作 ，一 家 人 还 挤 在 狭 小 的 平 房
里 。 快 过 年 时 ，大 街 小 巷 里 弥 漫
着 浓 浓 的 年 味 。 一 天 傍 晚 ，我 回
到 家 里 ，母 亲 已 经 站 在 窗 前 ，准 备

好 了 不 锈 钢 盆 。 只 见 她 挽 起 袖
子 ，用 少 量 温 水 将 酵 母 粉 化 开 ，缓
缓 地 加 入 面 粉 中 ，又 在 面 粉 中 加
入 了 少 许 清 水 ，继 而 用 木 筷 子 不
断 地 搅 动 ，直 至 出 现 絮 状 。 她 使
劲 地 把 面 揉 搓 着 ，直 到 一 个 光 滑
的 面 团 形 成 。 接 着 ，母 亲 又 奋 力
踮 起 脚 尖 ，从 高 处 的 柜 子 里 找 出
一 个 圆 形 的 锅 盖 ，小 心 翼 翼 地 盖
在面团上，静静地放置一旁发酵。

接着，她将一个肥硕的白萝卜放
入清水中反复冲洗，再用刀切成细
丝，加盐吸出水分；又把豆腐切成了
小方块，再将粉条放入热水中去烫，
然后切成小段。不一会儿，青青的萝
卜丝，嫩嫩的豆腐，软软的粉条，加入
盐、生抽、香油、鸡精、生姜、蒜末，自
然地组合在了一起，如同一幅水墨

画，飘逸而灵动，不禁让人沉醉。
等面醒好之后，母亲便把面团取

出来放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接着，
又分成一个个小面团，用中指和食
指轻轻地按压，再用擀面杖擀成光
滑的面皮，再加入拌好的馅料。右
手托着面皮，左手顺着面皮一角沿
顺时针方向一点一点地去捏褶子，
直到收口的时候，又加强手腕上的
力道，将它牢牢捏紧。

包子就这样包好了，它们就像一
盏盏精巧的灯笼，在冬日的夜色里，
尽显浪漫与温柔，绽放着自己独有
的风韵。

后来，我上了大学，每到寒假，我
常会在家和母亲一起包包子。但我
的速度总赶不上她，我还拿着面皮
拙笨得捏不拢时，她已经麻利地包

了好几个。在那一个个圆圆的包子
里，我不仅感受到了付出的快乐，更
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在她熟练的
动作里，我仿佛看到了她对生活的
热爱与坚持。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经常在外
面买包子吃。市面上水煎包、小笼
包、狗不理等包子层出不穷，包子的
种类更加丰富。但它们仅能果腹，
并没给我带来实质性的温暖，深入
我的内心。

现如今，每逢过年的时候，母亲
依然会给我做萝卜包子。当我看到
那熟悉的包子，就如同看到了生活
中 的 一 张 张 笑 脸 和 无 穷 无 尽 的 希
望。在那鲜香包子的气息里，仿佛
飘洒着温馨、团圆，流淌着幸福和绵
长的爱……

萝卜包里的爱
南 阳

春是婴儿的春。偌大的田野上，只有几星绿，她们被田野抱
着。这春的婴儿用亮晶晶的眸子看着周围，婴儿被母亲抱着时
都很乖，不哭不闹。我离远一点看着她们，我害怕我的模样吓哭
了她们。我向她们招手，逗她们，她们看着我的手，用眼睛追着
我走路的方向。这小孩太可爱了，我又返回来到近处，逗着小
孩。我心说这小孩是露珠做的吧？她们会不会被一阵风吹走？

我在大地上寻找才出生的绿星点儿，她们都被母亲的土呵
护着，被母爱抱在怀里，很安静。偶然我听到一声娇嫩的哭声，
我以为是一滴绿草发出来的，我循声音看去，原来是一位少妇，
抱着她的孩子，在田野边寻找春天。

我也在寻找春天，我在公路边看柳树，柳树还是一抹炊烟，
我想看到绿星点儿在春风中甩出一绿火苗，我想看到绿星点儿
伸到水中，在水中轻摇，并被鱼儿追赶。

我没看到柳树条的绿伸进水中，但我的心已变成一腔柔波，
轻轻荡漾开来。

春是少女的春。少女看人时喜欢藏在大人身后，娇羞地看
着你，你看她时，她却转过身去。春天就是这样，你从远处看到
一抹碧绿，你走近时这些绿却藏起身来。这时的春是要用心来
发现的。拨开茅草看到娇羞的绿，走近柳树，看到星星点点荡漾
着的绿。

有小鸟“啾”的一声提醒我，田野里有绿。我发现了一滴嫩
得出水的荠菜。我听从小鸟“啾啾”声的提醒，寻了一小篮子荠
菜。当我提着荠菜回家时，她们唱起儿歌来。

刚解冻的溪水边有上幼儿园的绿，坡地上森林里有上小学
的绿，她们齐声朗诵着暖阳的妩媚。

春是女人的春。一棵桃树立在山涧小溪旁，一抹抹粉红映
红了溪水，给溪水涂抹上了红胭脂。在田野里干活的女人走到
桃树旁，以溪水为镜，和桃花比美。这待字闺中的女人，青春的
容颜是桃花的镜子。她放下黑油油的辫子，竟然比桃花还要美
几分。当她袅娜地走路，一地的春天都活了。

春天的绿上到山岗上，春天的绿铺到河边。桃花开在山野，
桃花杏花也开在废墟上，开在农舍的房前屋后。春天铺天盖地
地来了，女人的美完全放开了。一些绿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们
戏闹着，香气在空中传播着，惹得青春期小伙子的心痒痒的。小
伙子走在春风中，他想在暖暖的春天谈一场恋爱，结婚生子。小
伙在春天有点迷失，他不知道该娶哪个女人？这时一群绿叽叽
喳喳从小伙面前跑过，春天的甜蜜肆无忌惮地跑动起来……

春
郭建贤

有一个地方，如盛放的山桃花一
般充满生命力，又似夏木阴阴宁静
深远，更如青天白鹭诗情豪迈，最难
得的是拥有冬雪覆野一样敦厚纯洁
的品性。

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洛州，现
称洛南。

春水初生春水初生

她从洛源走来，一路蜿蜒，奔赴未
知的山海。

春寒料峭，远处草链岭顶端尚能
见积雪皑皑，洛河冲破山谷将融未融
的薄冰，汩汩而下，滋润两岸生命。荠
菜已然转老，有了抽秆开花的势头，紫
花地丁也在悄悄探出脑袋，想要看看
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跟种子妈妈说的一
样有趣，洛河欢快地路过它们的世界，
迅速打个招呼，便坚定向前。远方有
多远，去了才知道，河水的使命，从来
都是滋养万物，至于终点，那是到了就
知道的事。

初春，洛河到达小城人口聚集
区，成了阔大的县河。人们依河而
生，为她筑了平整的坝，到了这里的
洛河，性子沉稳了许多，缓慢向东，途

中与秦唐公园的垂柳相映成趣，早开
的桃李杏梨临水照影，她便成了一面
天然的镜子，收纳这一片天地的熙熙
攘攘，繁花似锦。

暮春时节，樱花也开得累了，绿
叶长得比花还多，春风过处落英缤
纷，花瓣们摇啊摇，落在河里，河水轻
轻皱了皱眉，又慢慢将它们带离故
土。县河东边的湿地在这时蓄势待
发，只等夏天用蓬勃的生命力，呼唤
白鹭成群栖息，为又一种生灵提供繁
衍生息的圣地。

到了灵口，初夏的树木郁郁葱葱，
洛河在这里挥别洛州，保持着最初的
清澈澄净，进一步奔向黄河母亲盛大
的怀抱。

夏木始盛夏木始盛

它是秦岭南麓众多分支，如同主
动脉之外数不清的毛细血管，分布在
洛州境内，叫山叫岭也叫坡。

小城边上的山坡大都长槐树，四
五月份槐花雪白，有风的时候总能
闻到阵阵沁人心脾的香，白天困倦
的 人 大 多 会 被 这 香 气 驱 走 一 身 疲
惫，而晚间登山爱好者行走在林间
小道，闻到的则是浓郁的香，少不得
勾起腹中馋虫，踅摸着搞槐花麦饭
或者槐花饺子吃。

远些的抚龙湖，两岸青山多长板
栗和橡子树，都有些年头了，浓荫如
盖，能遮盛夏毒日头。小动物贪凉，却
也惦记坚果，人类亦如是。这两种树
很低调，开花时不见，结了果也包裹得

严严实实，只有等到果实熟透了，自己
掉在地上裂开外壳，众生方得佳味。
小动物把坚果拖进家里藏起来，好应
对冬寒，人类直接或煮或炒，弄成蒸板
栗、糖炒栗子，还有最绝的省级非遗技
艺橡子凉粉。

酷暑难当，蝉鸣四起。巡检老君
山自带天然空调，令附近居民夜晚
安然入睡；高耀瓮沟一泓清泉结成
潭 ，清 冽 降 燥 ；石 坡 姬 家 湾 瀑 布 飞
流 ，丰 水 期 直 如 垂 云 滚 雪 、碎 玉 流
珠，自媒体盛行的今天，已然从名不
见经传变成了“网红”；石门黄龙铺
一带的高山，多年来是厂矿企业扎
根的地方，养活了全县群众，近些年
人民生态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在地
方 政 府 倡 导 和 企 业 积 极 恢 复 治 理
下，青山苍翠，林木森森，夏天海拔
高点的地方还有淡淡寒意，夜间睡
眠 需 要 盖 上 厚 被 子 ，这 里 的 夏 ，是

“中央空调”通风口的夏。

秋高气爽秋高气爽

说到秋，就绕不开天朗气清等词。
洛州之秋，白鹭成群，苍鹭结队，

中华秋沙鸭呼朋引伴畅游洛河，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大鲵在自然保护区里
怡然自得，它们和人类共有一个家
园，和睦相处的情形，在明丽的秋色
里，分外真切。

天是蓝的，湛蓝；水是清的，接近
透明。没有雾霾，因为工厂用的无烟
煤，因为秸秆还田禁止焚烧，因为施工
地段及时覆绿，因为洒水车随时待命

阻截道路扬尘，还因为有一群秦岭卫
士勤恳监管，有环境监测“千里眼”及
时预警。

洛州的秋，不必提山间层林尽染，
也不用讲田野的硕果累累，它有自己
最独特的名片——洛南蓝。

冬临沃野冬临沃野

洛州的冬，瑞雪飘洒，沃野千里。
冬天是藏的时节，雪落了，山坡

平地，一视同仁。黄土地上的雪，是
来年丰收的保障。洛州人热爱这片
土地，严守耕地红线，重视土壤污染
防治，尤其注重塑料污染治理。曾几
何时，塑料薄膜被庄稼人奉为丰收的
圭臬，有段时间，人站在高处俯瞰田
地，一条条塑料薄膜在阳光下泛光，
好像无数道小溪，又像望不到首尾的
白色贪吃蛇，一点点吞噬掉土地原本
的颜色。后来，人们撤掉塑料薄膜，
采用更科学的方法种植作物，烤烟叶
子一如既往地浓绿，庄稼收成不减且
食用更安心，经济林和林下养殖结合
带来更可观的收益，光伏发电则降低
了生活成本。

冬雪落下，室外万籁俱静，室内人
们围炉煮茶，所有惬意温馨，都源于脚
下这片净土。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四时轮转，万物有序。洛州作为中
国广袤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用自己
的四时更替书写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
答卷。这份答卷，评判权在每一个洛
州人民。

洛州四时景洛州四时景
韩林池韩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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